
天刚亮，王连禹又像疯狗一样找上门来，点着
俺的鼻子吼道：“黄梅香，你这狐狸精！你把新生
和新成藏到哪儿去了？说！”

俺的脖子一下子吓短了，心里很委屈，后退一
步说：“还不是你把他俩逼走的？俺真不知道，俺
也找了两天了，谁知道这两个冤家藏到哪里去
了？”

前天晚上，王连禹要带两个孩子去东营，俺不
同意，两个孩子也不同意，他就挥拳把俺揍了，还
在新生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两脚，早晨，两个孩子
就不见了踪影。

王连禹双眼通红，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气极
败坏地把拳头挥到俺的眼前，强词夺理：“胡说！
一定是你把他们藏起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
是？”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的话，好像着火的房
子里喷出的火焰。

“谁要知道不告诉你，天打五雷轰！”俺对天发
誓。

不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俺值不值就发毒
誓，一发誓就是死，而且不是好死。

见俺如此回答，王连禹一下子泄了气，身子像
抽去了筋骨，蹲在地上，把脸埋进手掌里，“哇”的
一声哭了。

俺摸摸炕边竹簸箩里的剪刀，真想上前把这

个仇人给捅了，但是俺没有那个胆。这是俺第一
次看到一个男人这么无助地痛哭，这哭声本是对

方的软弱表现，可不知为什么，这反倒更加剧了俺
的恐惧，就把手悄悄缩了回来。再说，寿长曾反复

嘱咐过俺，不让俺做傻事，以后抚养两个孩子还全
靠俺呢！

王连禹哭了十几分钟，突然一下站起来，用衣
袖擦擦眼泪，又用食指点着俺，一字一句地说：“黄

梅香，你听着！如果那两个兔崽子回来了，你一定
要想法把他们留下来，要不然，这……这就是你的

下场！”他举起桌子上的那把暖瓶一下掼
在地上。

暖瓶发出很大的爆炸声，一片玻璃
飞起来把王连禹的腮划开一道口子，血
像一条蚯蚓在他腮上往下爬。

王连禹走了，很久，俺才从惊恐中醒
过神来，一摸，两条裤腿都尿湿了。

俺走到里屋，想换另一条单裤，却穿
不上，因为怀孕了，肚子上就像扣个面
盆，提不上腰。前些日子，俺本想把这条
单裤改得肥一点，但它是寿长送给俺的
结婚礼物，有着特殊的意义呢，就没舍得
改，身上这条脏了，就趁晚上洗一洗，晾
干了第二天接着穿。当时，有两条以上
裤子的人并不多，很多人一年四季只有
一条裤子，冬天填上棉絮当棉裤，夏天拆
下棉絮当单裤。俺是个例外，俺原来有
三条裤子，都是寿长给俺扯的布，俺自己
裁缝的。可有一天俺娘来，从晒条上不
由分说就摘走了一条，她说俺妹妹的裤

子露着腚瓣子了。俺娘的脸皮越来越厚，从俺家
往回拿东西，从不管三七二十一，天经地义一般。

这次大白天俺把裤子尿了，怎么办呢？俺只好找
出了寿长的一条棉裤套在身上。寿长是那样的高
大，俺是那样的娇小，一条裤腿就差不多能把俺盛
下。裤腿太长了，穿鞋时费了很大的劲。

俺想收拾一下王连禹摔碎的暖瓶，本来身子
就很笨了，加上又穿了肥厚的大棉裤，腿脚更加不
灵便，一别，一屁股摔到地上。肚子里的胎儿不乐
意了，开始练起了拳脚，“咚”，左边一下，“咚”，右
边一下。

俺的眼泪一下子开了闸，汹涌而下。俺开始
张开大嘴哭，哇哇的。俺开始边哭边骂：“程寿长，
你个狠心的，你怎么能去杀人呢？你要是被枪毙
了，撇下俺让俺咋活呀！呜呜！俺有心跟你去死，
可你又要俺把新生和新成拉扯大，可那两个冤家
不听俺的啊，现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让俺怎
么办啊！呜呜！你还让俺肚子里又怀上一个，天
哪！”

骂完了程寿长，又开始骂自己：“老天爷，你前
世作了什么孽啊，这么命苦！猪狗不如的害人精，
咋还有脸活在世上！”

骂完了自己，又开始骂俺娘：“娘啊，你这该杀
的娘！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逼俺嫁给寿长，更不
该逼寿长害死他的老婆！你这老不死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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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里
我独行山野

没有了阳光灿烂
没有了花爆满山

树木与众不同
没有了春夏的容颜
简单的枝条
诉说着诗意的名字

飞来的麻雀
耐人寻味的追逐
一声不吭

流浪的风
像是无家可归的孩子
向东又向西 向西又向东

山路弯了又弯
走来走去

我小心翼翼
注视
在野草深处
惊人之处

有的是冬菊一株
就那么孤独的一株

蜡黄的叶子
顶着淡淡的忧伤
摇着淡淡的清香

淡淡一笑
是自我沉醉
还是让我陶醉

这么多年
淡淡地生长
淡淡地花开

究竟怎么了
究竟为了谁

是你等的太久
还是我来的太迟

是万物自生听
还是万古一重久

是时序百年心

还是太空恒寂寥

夕阳西下
我独独立着

独立成淡淡的冬菊

会心一笑
淡淡的吐纳
淡淡的终老

等 雪

腊月
悄然而至
欣喜若狂
又满是恐慌

风吹了又吹
寒冷也不冷

窗台的四季梅
开了又开
没有了季节

家里的文鸟
叫了又叫
婉转如水
一切仿佛春天的气息

寒冬过后
春天回来
雪在哪里

寒冬里
冬天的主角
白雪公主失踪了吗
还是忘记回家的路

默默无语
是天吗
默默无闻
是我吗

我失魂落魄
仰天难叹

白云还是如花
阳光依旧灿烂

何时遇见
久违的雪

何时等到
喜从天降

默默的祈祷
默默的期待
雪的到来

望梅，一辈子

我独独地
遥望
独到之处

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你像是兄
我该是弟

我们击掌
好兄弟一辈子

我热血沸腾
我热泪盈眶

知音难就在眼前
善者善就在身边

交心的朋友
不交吗
交流的朋友
交吗

我不加思索
我没有顾虑

风起云涌
天高气轻
我望梅而至
香气迷人

梅独立
我是梅吗
我独思
梅是我吗

我好想
借千年的缘
用千金之力
勇敢地
握你的手

手有余香吗
我蓦然回首
梅哭了
一海的泪

作者地址：崔寨南郭村

天，还是那么的蓝，云，还是那么的白，
山，还是那么的高，水，还是那么的清，草，还
是那么的青绿……

拂去阴云的忧愁，褪去蓓蕾的羞涩，一
轮红日喷薄而出，宣告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
息：身披彩霞的夏日正如一位妙龄的青春少
女，踏着碧波，乘着白云，从遥远的海上，从
诗意的江南，从梦中的故乡，从花香的幽谷，
飘然而至，来到了一望无际——阔别三十二
年的怀头他拉草原。

薄雾尚未完全散去，露珠还在花朵与叶子
间徘徊，阳光所到之处，早已经有了叽叽喳喳
鸟儿的歌唱。每一天从梦里醒来，看着初升的
朝阳，映照着草原，像一幅巨大的画一样在视
野里展开、展开，并且一直向远方延伸，这时候
草原就是人们心里的一个绿色的梦，洋溢在人
们的心里的不仅是温馨，不仅是陶醉，不仅是
感激，不仅是静谧，更多的是升起在心头的
希望和期待。长发飘飘的杨柳，如依依惜别
的恋人；哗哗流淌的小河，似古调自爱的鸣
琴；蜿蜒曲折的小路，通向遥远不知的深处；
深深浅浅的草丛，盛开着斑斑点点的小花。
天上飘荡着牛羊一样的白云，水里倒映着梦
幻一般的树影花影和野鸟与天鹅。水面上
升起屡屡轻烟，朦胧中的芦苇丛更加显得神
秘而翠绿。微风轻轻吹拂，送来悠扬而婉转
的牧民新歌，歌声里既饱含沧桑和沉重，又
充满了欢乐和幸福。这时候，走进草原，仰
望蓝天，我情不自禁地会伸出双臂，做一个
深情拥抱的姿势，爱我所爱，无怨无悔。人
生有许多不如意，面对生机勃勃充满青春活
力的辽阔草原，不由自主你的心中会消散无
边的忧愁，对美丽的造物主所赐予的绿色草
原充满热爱。此时此刻，阳光将深藏不露的

坚冰也完全融化，碧水将沉埋多年的郁闷也
完全洗刷，轻风将压抑心头的阴云吹散，歌
声将冷漠麻木的心扉打开，淡淡的花香将充
满尘埃的心灵净化，包装褪去，面具扔掉，在
美丽的大自然面前，我们都像一个个纯洁无
暇的新生儿。我们的心如白玉一般纯洁，我
们的灵魂像水晶一样透明，我们的心里装满
的全是友谊与爱情，诗歌与活力。

如果说，高山是岩石的大厦，幽谷是森
林的别墅，江河是鱼儿的天空，那么草原就
应当是花儿的故里，鸟儿的天堂。当蔚蓝的
天空悠悠地飘着几朵白云，无拘无束的鸟儿
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当温暖的阳光无
私地照耀着美丽的草原，青草和花儿可以在
原野上按照自己追求的模样尽情地生长尽
情地开放。每一粒种子都可以在这里展开
梦想，每一棵草儿都可以在这里吸取营养，
每一朵花儿都可以在这里展现风姿。

雄鹰在蓝天上翱翔，花儿在微风中绽
放。一位身穿盛装的少女，静静地站在一条
河边，似乎在祈祷着什么。也许她是在怀念
天涯海角的友谊，或者是在幻想梦中的白马
王子，是在回味歌声中的《走天涯》，或者是
在遥想《我的未来不是梦》。一位骑马的少
年在草原上驰骋，让人不禁想起哪首歌里唱
的：马儿哟，你慢些走、慢些走……

不辞辛劳的蜜蜂飞来，在五彩缤纷的花
儿上采蜜；矢志不渝的蝴蝶飞来，在万紫千

红的花园中传情。无论是金黄还是粉红，无
论是纯白还是幽蓝，最大最美最为壮观的却
是那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的绿不同于别
处的绿，这里的绿视野更为辽阔，这里的胸
怀更为广阔，这里的生命更加多姿多彩，这
里的青春更加充满活力。

这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梦想的种子在
这里膨胀发芽，希望的禾苗在这里茁壮成
长，蓬勃的青春在这里激情荡漾，友谊和爱
情的花朵在这里地久天长。你可以忘记过
去，也可以蹉跎现在，但你总不愿意放弃未
来。你可以失望职业，你可以悲观人海，但
当你面对辽阔无垠的美丽草原，当你看到每
一棵青草都努力向上，当你目光所及的每一
朵花儿都尽力展示精彩的时候，朋友，我相
信你的生命里一定会像在沙漠里遇到甘泉，
一定会像在久旱时节逢到春雨，重新燃起黑
暗中的希望之灯，重新焕发你青春和生命的
信心和活力。

绿色，在你的视野里展开，如梦如幻；梦
想，在你的心头绽放，如花似玉；辽阔的海洋
里，你就是一条自由翱翔的鱼；碧绿的草原
上，你就是一匹纵横驰骋的骏马。如诗，我
们都会陶醉在诗里；如花，我们都会迷失在
花香里；如云，我们都会飘逸在天空；如玉，
我们都会凝固在碧绿里。

朋友啊，如果有机会，请你来草原吧，我
在这里等你。 作者单位：区法院

昨天，按着五弟电话里说的方位，我找到了
从盐碱窝村的老家搬迁进的那片雄伟壮观的社
区楼群，走进家里一看，让我一下惊呆了：一百二
十平方米的空间，新颖适用的户型，装修简约考
究，宽敞明亮，赏心悦目。电灯、电话、彩电、冰
箱、冷暖设备应有尽有。尤其客厅里那棵破天荒
开花的幸福树蓬勃着祥和喜庆，让我的眼泪禁不
住哗啦一下涌了出来。

我小的时候，一家六口人挤住在三间破屋：泥
垛墙，芦苇脊，谷草顶，泥抹平。晴天还好，一到雨
季，屋外大下，屋内小下，漏雨砸的满屋接雨水的
盆盆罐罐“噼里啪啦”。墙也摇摇欲倒，爷爷和父
亲就赶紧冒雨滑滑擦擦找木头顶墙。为此，爷爷
滑倒摔伤了腰，父亲也曾被坍塌的泥坨砸晕。

一九七0春天，父亲拿全家割青草，偷着养
兔收入的钱购置了木头，到附近砖厂垃圾堆捡半
头砖，建起了六间砖基脚土坯墙新屋。由于增建
了两间八平方米的偏房，却显得天井更小了。就
这，还乐得爷爷整天合不拢嘴，总笑嘻嘻眼瞅着
小院儿自言自语：楼上楼下，幸福开花。

我懵里懵懂，好奇地问这是啥意思？爷爷捋
了下胡子，摇着长烟袋说，就是住楼房，过好日子
呗！父亲点起一支自卷的“喇叭烟”吸着，慢条斯
理地纠正：准确的说法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那意思就是说，住很多层的高楼，有供人上下楼
的楼梯，房间里装着电灯、电话。晚上不再点熏

黑鼻孔的煤油灯，而是用上瓦亮瓦亮的电灯，可
将屋里照得跟白天一样亮堂。想要对谁说话的
时候只要拨通电话就可以了，就和面对面一样。
总之，就是快跨入电器化时代了。“可是”，父亲话
锋一转，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喊了二十年了，在
咱农村“八”字还没见一撇呐！爷爷听后却往鞋
上磕着烟袋锅说，快了快了，这会儿住上新屋就
前进一大步嘛，我可得好好活呀，等着住楼呢。
在爷爷看来，住楼就是他最大的幸福梦想。谁料
想，两年后爷爷就去世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
我们盐碱窝村，很快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各
项致富政策也逐步全面放开，村民脱贫致富的积
极性一下迸发出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争先恐
后同奔致富路。我父母起早睡晚，挖改碱沟，引
水压碱，增施有机肥养地，引进棉花、小麦、玉米
良种，实施科学管理，使十二亩责任田由过去的
亩产五百斤粮食逐步增长到一千六百斤。同时，
家里还发展起养殖业，我们兄弟几个，放学后就
边放羊，边给猪兔们割青草。我们家生活也越来

越富裕，日子越过越红火。十年后，家里有了些
积蓄，父亲就推到了土坯房，新建了四间砖石钢
筋结构的红瓦房。

可是，新房落成后，父亲就后悔了。他当时
只考虑到自己只和五弟一起生活，其他几个兄弟
都分家过搬出去了，不盖偏房天井是宽敞了，可
在城里工作的我和家人回老家却没处住了。我
只好回家看看，晚间走人。这样，本就住楼心切
的父亲，多了一份内疚，他就更加盼望住楼了。
那些时日，他就像爷爷一样，痴痴傻傻地瞅着新
房念叨：楼上楼下，幸福开花。

他之所以没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因
为村里早已通了电，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自家
也安装了电话，还看上了大彩电。他常对五弟
说：都说‘穿衣讲时尚，吃饭讲营养，住房讲宽敞
’，让我说，住房就讲住楼房，我可得仔细地活呀，
一定得住楼房。”

父亲憋足了劲儿，在三亩责任田建起了花木
苗圃，什么垂柳、塔松、幸福树，全是美化城市、乡
村的“绿美人”。几年下来，钞票塞满了腰包。父

亲申请了宽大的宅基地，决定建楼房，但找内行
人一核算，资金还差一大截呢。于是就建了最高
质量的五间前出厦平坐房，准备过几年接建三层
楼。

“一气馒头好吃嘛，咋不过几年攒足了钱一
下托起三层楼呢？”有人故意打趣逗笑父亲，父亲
却不答话，只对着新屋唠唠叨叨：楼坐也是楼，我
先住上楼，也让城里儿子一家回家有处住，我使
劲活，一定得住上真正的高楼。

谁想，几年后，父亲却悄悄地走了。我懊恼
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五弟说，父亲去世，两眼
瞪得大大的，一直盯着房梁。我想，这该是父亲
住高楼的夙愿未了，心存遗憾吧。不久，母亲也
随父亲去了。父母专门给我和家人安排了一间
宽敞的大房子，可回家住了几次，再回去却见不
到父母亲了。

其实，五弟更是“楼上楼下，幸福开花”的铁
杆拥趸。“他打小老就老念叨这句话，嘴都磨明
了。”跟他同岁的堂妹出钱支持他盖楼，他真动心
了，还是父亲忍痛阻拦了他。

近几年来，五弟满眼含泪怄着一口气，继承父
业，大面积培育“绿美人”，昼夜苦干，风雨兼程，累
弯了腰，终在2016年春天攒足了一栋别墅的钞
票。正当他紧锣密鼓接建三层楼时，政府开展的
新农村建设掀起高潮，要求我们村户户搬迁住楼。

“改革开放政策好，政府真情落实更暖心。”

五弟将我按进真皮沙发递过一个苹果说，除拆迁
补偿款贴入微薄的买楼款外，临时安置费、搬迁
费、奖励费等，政府一文不少地都给咱兑现了，就
连一株小树苗，一个土压水井也补尝了！心想还
不知猴年马月能住上楼呢？这不，今年一杀秋，
咱就住上新楼了。

“哦，祖孙三代的住房梦终于实现了！”我禁
不住感慨。

“走，看看你的房间去。”五弟拉我走进那个
最宽大房间说，这就是老家你们的房间了，你跟
嫂子啥时高兴可随时来住。

“父母在该多好啊！”我一下哽咽。五弟说：
“搬楼那天，我就告慰咱爹妈了，他们接到纸钱，
那钱灰儿满天飞，这该是他们在欢喜的笑了！

临别，我又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那棵幸福
树，那树，绿叶稠稠，花开烂漫。走下楼来，满眼
郁郁葱葱，白的黄的红的花儿绽着笑脸。五弟
说，这都是他无偿赠送社区的。“说也怪，我跟父
亲培育了很多年的幸福树，从未开过花，搬楼了，
却都五彩缤纷了。”五弟的眼帘也绽开了晶莹剔
透的泪花儿。

近处，语笑喧阗，歌声阵阵。望远，璀璨的华
灯照耀着一片片楼群，这里那里，人们有说有笑，
载歌载舞。我想，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才是真正
的幸福树啊！我禁不住吟诵：楼上楼下，幸福开
花！ 作者系城区居民

冬菊（外二首）

◎孙永泽

幸福开花
◎冉庆亮

草原绽放绿色的梦
◎司文华

济水扬帆金启航，
阳光抛洒新篇章！
水务家人共勤勉，
务实高效再创新！

一颗丹心照明月，
家人支持坚后盾！
亲如姊妹创佳绩，
人人甘为水务人！

三干会有感
◎常 城

作者单位：济阳水务实业有限公司

雪
花
那
个
飘

雪
花
那
个
飘

齐
建
水

齐
建
水

小
说
连
载

小
说
连
载


